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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可能可以作為今晚討論的開端，因為我看到各位剛

才所提的大部分問題都圍繞著某個思路在想，所以我想先把問題丟出來，

你們講了，我們再講。這個問題就是：「你們覺得現在大陸有同志運動嗎？」 
觀眾 1：我個人感覺是有的，就是說屬於一個雛形階段。因為以前可能是一個非

常、非常敏感的群體，也非常分散，只要這個群體聚到一起，馬上可能相

關的人士就要來了。可是今天晚上有這麼多人聚在一起，各個領域的人、

NGO、不同的組織都過來了，至少這個會好像沒人會打擾，也就是說，

大家至少已經走過了那種最初期的恐懼或者說警察的非法盤問。能夠走到

一起的話，基本上就可以說是同志運動的一個雛形。 
榮文毅：這裡有一個前提，剛才的朋友說是有，但是問題是，什麼叫做運動？做

為一個運動，它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口號？有沒有一個明確的訴求？然

後有沒有什麼策略來實現這個訴求？有沒有一個組織？我覺得把這些都

說完了，可能咱們在座的各位朋友才能知道我們是不是形成了運動。 
觀眾 2：從我在同志社區外部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同志運動肯定有。因為真的在

中國有那麼多的同志組織，就在其他很多領域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覺

得同志運動不僅有運動，而且在中國很前衛，走得很前，很靠前。在很多

領域如果提到組織的話，都會感到恐懼，很多人都會馬上跳到一個非法組

織，腦子裡就會覺得是反革命組織，但是我們中國現在有這麼多的同志組

織，所以我覺得大家思想是夠解放、夠開放的，步子邁得已經夠大了。 
閒：不過，我想問的是，在愛滋病來臨之前，在愛滋病的資金進入中國之前，有

多少個這樣的組織？我覺得那個數目跟現在的數目是不一樣的，而且差距

非常大。你看現在的同志組織，有多少個是以做愛滋病為主的？ 
觀眾 3：就在北京這個小範圍吧，比如說有好多同志組織，我不知道有多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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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猜想有無數個同志組織，那它們怎麼進行溝通？肯定它們的家庭背

景、信仰方式、生活方式、審美方式、意識形態都不同。這種情形怎麼辦？ 
黃道明：我剛剛聽到一個說法非常好奇，就是後面的那位先生認為中國同志運動

有而且比其他的一些組織來得更「解放」，是不是？我對這個說法有興趣，

因為我的聯想就是關於人的各種性（包括性慾望、性傾向、性幻想的各種

個別差異）的解放。但是在現有的體制下，你並沒有辦法去表達、不能自

由的去表達你所要的、你愛的、你慾望的，所以你用「解放」這個詞來描

述同志運動，我覺得很好奇，顯然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甯應斌：不過我也插一句，我覺得有沒有同志運動，跟組織數量應該沒有什麼關

係。如果你認為台灣有同志運動的話，台灣的同志組織大概不超過 20 個，

當年共產黨也只有一個組織，所以我覺得組織的數量應該不是太大的問

題。還有一個問題也許王蘋可以講一下，台灣的同志運動曾經有過一個爭

議，就是當時有一種聲音說：「所有同志都應該 come out，這樣才能去把

同志權益爭起來」，這個出櫃的問題引發了一個很大的辯論，後來不知道

怎樣走過了這個階段，也許王蘋知道更多，可以談一下。 
王蘋：我先回應「解放」，這樣你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黃道明會問這個問題。台

灣不太用「解放」這兩個字，「解放」這兩個字是有某種政治污名的。當

年我跟丁乃非在婦女團體工作的時候，我們就希望我們的團體稍微進步一

點，所以我們在寫我們團體的宗旨是什麼的時候就寫了：「反對有關婦女

一切形式的歧視，達成婦女的解放」。我們寫的時後開心得不得了，想說

如果這個可以寫上去，這個團體就可以繼續工作下去。可是拿到董事會

去，每個董事什麼都不看，就只看這兩個字，說「這兩個字什麼意思？怎

麼敢用這兩個字？用了這兩個字，我們這個團體就開始有問題了。」何老

師也提過「性解放」的言論，這個言論在台灣也是引發負面評價的，女性

主義者還為此開過一個記者會，背後掛著一個大橫幅，上面寫著：「情慾

自主不等於性解放」。其實情慾自主跟性解放不是一樣的嗎？怎麼看都一

樣，可是女性主義者就講得很大聲：「不等於性解放」。為了這一句話辦了

個很大的記者會，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黃道明聽到你們說「解放」也

會覺得有興趣。十幾年前，台灣的同志組織剛開始，也很小。台灣 1987
年解嚴之前是戒嚴狀態，不太能搞組織，聽到組織也是有點緊張，只能弄

小小的讀書會，像今晚這樣規模的聚會大概都會有人關心，會有人打小報

告，主其事的人有可能會被約談。1987 年之後稍微開放一點，就有一些

小團體出現，1992 年第一個女同志組織出現，可是在有組織之後也只是

聯誼啦，沒討論什麼國家大事，就是認識朋友最重要，交筆友啊、約了去

爬山啊、喝茶啊。過了沒幾年，有了一些從西方引介來的言論，也出了一

些同性戀歷史書，大家就開始討論，然後 1995 年有同志學生組織出現，

開始討論正式的議題。這個時候，「出櫃」就是一個重要議題。比較有西

方概念的就認為出櫃是必要手段，不然社會怎麼知道你存在？我們怎麼組



織自己？可是有些人認為，家庭有這麼大的壓力，我怎麼可以出櫃？所以

這兩方就形成很大的張力。後來 1996 年在台大體育館辦了一個同志甦醒

日的活動，其實那天人還蠻多的，大概兩百人以上，現場就有不同的辯論。

當然中間也提到在華人社會裡，家庭跟我們之間的關係很特殊，而這個關

係跟西方不同，所以出櫃要有和西方不同的想像和發展，辯論很久後一直

都有不同的聲音。後來又發展出另一個說法，說反對個人出櫃，要搞集體

出櫃。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懂什麼是集體出櫃，說真的。反正就是要搞集體

出櫃，要辦集體活動，要讓社會知道，因此就要辦記者會，那時候已經解

嚴了，面對社會和媒體，壓力不在於政府打壓，而是家裡會看到，所以記

者會就得做點變裝，比如說短頭髮的就會戴長假髮，長頭髮的就會弄個短

假髮，然後戴墨鏡啊、嘉年華面具啊。早期如果辦記者會，很多照片都像

嘉年華，你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很 trans。所以其實集體出櫃也都有壓

力，一直到現在，出櫃都還是一個議題。能夠在媒體上公開說我是同志的，

其實還蠻少的。 
甯應斌：我也講一個小故事。那個時候搞集體出櫃的活動其實很有意思，因為有

時候一些支持者、社運的朋友為了表示聲援或者好玩，也戴面具，但是他

們戴面具以後，真正的同志反而不需要面具了，因為媒體都在注意那幾個

戴面具的，認為戴面具的一定是同志，而不戴面具的一定是跑來支持的。

所以整個場面的翻轉很有意思。 
王蘋：這個故事我在現場，我可以講。有一年 GLAD 在台大的門口辦了一個舞

會，有舞會就要發媒體，可是你也知道那時候辦活動有媒體來，肯定要戴

面具的，所以主辦單位就很貼心的準備好多面具在旁邊，然後跟那些從中

南部來的鄉親說：「我們辦一個活動，大家一起來，沒問題的，如果你怕，

我們這裡有面具幫你準備好了。」然後天黑之後三三兩兩的在角落啊樹下

啊偷偷摸摸來戴面具。不過因為人在一起有時候集體意識很奇妙，你會忘

了你害怕，然後大家就 high 的不得了，把自己打扮的非常美麗，頭髮染

了綠色、黃色，主辦單位一堆人也 high 的不得了，媒體就來拍，大家在

鏡頭面前拼命跳舞，說「拍我，拍我」。可是鏡頭就不理她們，對她們沒

興趣，一直去掃射現場誰戴了面具。那時中南部的鄉親好可憐喔，被追得

到處跑，跑到黑黑的樹下躲起來。我就想說：天啊，你好不容易有勇氣這

樣出了櫃，我們互相支持對方，都出櫃了，卻沒有人理你耶！就覺得當個

同性戀好不堪喔！打扮的這麼美，完全沒有鏡頭要理你，這才要生氣呢。

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社會互動。 
觀眾 4：剛才聽榮文毅老師說一個運動應該有發起、有口號之類的。但是我觀察

覺得也許可以說我們同志還是有運動的。但是它的型態是怎樣？它肯定不

是一個口號，因為同志群體是多元社會的一部份，它本身也是很多元的，

每個人的利益、每個人的訴求也是不同的。比如當我提出同性婚姻的口號

的時候，其實不是所有同志都會支持，很多人是反對或者是保持中立、或



者無所謂，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覺得可能統一的口號是很難有，但是

觀察這幾年中國大陸同志的變化，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大家開始認識

自我了，就是向自己出櫃，自己對自己承認自己是同志，去面對自己的情

慾，去追求自己的生活。這個我覺得是運動的第一步。 
觀眾 5：有一次我們在「拉拉沙龍」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之前我們

有一些朋友在一起討論的時候，好像以前電影裡面那種地下黨員，就是大

家在一個很小的環境裡面很熱烈、滿頭大汗、很有熱情的去做一些事情。

我其實就突然意識到這是運動的另外一個涵義。 
何春蕤：各位的討論很有意思，我現在想再多講兩點，因為我覺得是不是個運動，

還有兩件事需要談，當然並不是說這兩件事是唯一的要件，而是開拓另外

的層面來想想。第一樣，比方說台北有沒有性工作的運動？從 1997 年開

始大概有兩三年，非常清楚的有。這個「有」，不單單是說人聚集在一起

要求她們的權益，而是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聚集起來的人的「變化」。換句

話說，像剛開始的時候，當台北公娼出來爭取她們的工作權的時候，她們

都是帶著面具、戴帽子遮臉的、不給所有人看到的、聲音很小的、希望別

人代言的。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慢慢地看見她們脫下帽子、脫下面具，

她開始講自己的話，她開始慢慢學習其他的運動能訴求什麼，她去套用公

共的語言，套用婦女運動的語言，把很多已經存在的其他組織和運動的口

號，轉化成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的口號。而在這個過程中，公娼自己本身

在轉變，她變成有力量了，不需要你再代言了：「我知道我要什麼了，因

為我越來越長成了有力量的主體。」我認為這是一個運動的基本要件。各

位想想，不是說今天有一群同志聚集在一起，想個口號、想個訴求，這個

運動就成形了，好像我們就是一群已經完工的成品。不，運動是有一個改

造過程的，這個改造過程也是一個運動能不能持續、能不能有效果、能不

能跟其他的運動對話、能不能跟這個社會其他的、主流的、霸權的這些主

體「對話」的重要條件。換句話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長了嗎? 我們變了

嗎? 我們的語言豐富了嗎？我們學了什麼東西嗎？除了主體改造之外，另

外還有第二樣，我們能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看到我們跟其他群體之間的「關

係」？一個運動和另外的運動是不是應該聯盟合作？在我們考量是不是有

運動的時候，這就是很重要的指標：兩個運動在合作的過程當中，互相看

到，互相學習，看到彼此中間原來是有關聯的，原來她們兩個都同樣受制

於同一個壓迫的體制，同時受害。例如同志和跨性別，她們兩個的受害不

是兩碼事，而是面對同樣的一個異性戀、男女兩性的體制。如果沒有看到

這樣一個聯繫，沒有設法建立聯盟的關係，只是關起門來說，「嘿，我們

是一群人、我們有個訴求」，這樣跟社會的對話是不足的，因為這個社會

不是這麼簡單的，這個社會有同志，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群體，這些群體之

間彼此的關係、他們彼此之間可能受到同一個體制的壓迫而互相看不見。

壓迫體制操作的方式就是讓你覺得你跟她不一樣，你們不能團結，因為你



們要是團結了，一起來反這個體制，這體制就完蛋了。所以運動在整個發

展過程中，要有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不單是主體個人的轉變，也是

主體群體性的產生，也是主體的群體跟別的群體互相看到她們在一個大體

制中有怎麼樣的相對、可能相同、可能差異、可能有時可以連結在一起的

這個「關係」。 
甯應斌：我不太同意你啦。 
 
觀眾 6：我們非常想知道，各位的研究也就是自己做的工作的意義。各位研究已

經很深入，學者是怎麼想這個意義？包括你們對於這項工作的推動，還有

對於這整個社會進步的推動。 
王蘋：我覺得我其實就是一個實踐者，很多事情當然就是有理想，就是像知識分

子一樣有個理想，覺得社會應該要有公義，看到不公平就要拔刀相助，可

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塊是回到自己身上。我參與過工人運動，非常認同工

人，但是我覺得那個認同在思想上比較多，在工運的同時，因為接觸到女

工，就看到那是跟我的性別有關的。原來我在工人運動裡頭覺得我不太有

主體性，我就是個知識份子，我覺得那裡不是我能夠參與的，可是在女工

們那一塊，我在跟她們生活的過程裡感受到一個跟我有關的部分，可是我

還沒想清楚。後來有機會去婦女團體工作，我就認識很多各型各樣跟我很

不一樣的女的，譬如說有把先生殺了的、離婚離不掉的、先生有外遇，老

婆就打電話來說「我現在只想去開車把我自己給撞死，把所有小孩帶在車

上，我死光光就好了」，這些都給我很大衝擊，我就學習了很多。我覺得

那些學習到最後都回到我自己身上，就會覺得這社會真有問題，但是這個

問題已經不是我腦子去想，我會用我自己的經驗去跟她們互動，在這個過

程裡我真的學習很多。我在一個婦女運動的團體裡面就很清楚看到，連運

動方向都是有上級的，上級會決定我們今天要怎麼走。我在那個女性主義

團體裡面聽到很多，上級們都會跟我說，女性應該怎樣怎樣，我們就是要

爭取兩性平等。我就說，那女工呢？「女工哪是女人啊，那是工人。」愛

滋感染者的議題？不好意思，我現在誇張點說，比較戲劇效果。「愛滋感

染者？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這個議題在這個社會太不主流了，我們現

在做這個事情，浪費資源。」我聽到太多排除各種各樣主體的，包括性工

作者或其他。有一天我發現，這個辦公室除了我以外，很多女同志耶！我

們那個工作室有七個人，最盛期有六個是女同志，我們在這個婦女團體裡

面工作，幫她們爭取婚姻權啊、工作平等啊、教育均等、然後要參政啊、

要算佔幾分之幾的比例等等。我們就覺得很不耐煩，想說「哎，什麼時候

輪到談談我們的議題？」就跟她們講要談女同志的議題，結果她們不好意

思當面反對你，但是出去郊遊的時候就在車上說，「跟你講啊，那些在我

們團體裡搞女同志的，這些根本都是有問題的，就很像情報份子滲透到這

個組織，就是要把我們搞垮的。」她們說的就是我們這些人〈笑〉。我覺



得，天啊！這就是跟在美國的運動發展很類似，我的意思就是說，在每個

過程裡，其實你參與，你也會看到某種非常現實的權力運作，即使在所謂

的運動團體裡也一樣。運動的方向是大家共同打造的，什麼平等互動，本

來就是嘴巴講講的，你實際參與在裡面才有可能去改變一些事情。每一個

可以改變的時候，就是應該在有限的範圍內發出聲音來。 
何春蕤：從我的角度來說，也許大家要了解一下，在一個社會裡，不單單只是運

動做一些什麼樣的組織工作或者發表什麼樣的刊物或者辦什麼樣的行

動、遊行之類的就算了，因為在不同的層面上有一些既定的觀念、價值觀、

理論、說法、認知，這些都需要有人去擋。我們這些研究者有時候在我們

自己的學術旅途上，比方說遇見了跨性別、遇見了性工作者，而在這遇到

的過程中發覺，主流的話語其實沒有對於性工作或是跨性別任何正面的描

述，總是說他們有毛病、懶惰、變態，或者愛慕虛榮、喜歡漂亮、心理有

毛病等等，總是各式各樣負面的成見，很少正面的說法，也很少貼近他們

生命的說法。我們所做的事情其實是透過跟主體實際的貼近而生產一些不

一樣的說法，比方說人民大學潘綏銘教授做性工作研究，他會去生產很多

有關性工作的知識，這些知識在理論的層次上、學術的層次上有它的意

義，因為可以對抗那些病理化性工作、或者罪犯化性工作的學術知識。所

以說，在學術的領域裡是有戰爭要打的，如果只是在街頭行動，在認知的

層次、理論的層次、學術的層次上面不去打仗的話，每次官方看到有人提

出維權的要求，就可以說「某某大學某某教授曾經做過這方面研究，這些

人多半都是有問題的人，你們提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知識可以用來做

為一個壓迫的力量，幫助政府去控制這方面的人口，抵抗這個維權的要

求，所以在學術的層次上，戰爭有時候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據點，因為學術

裡的對抗也很重要。只要你們能夠跟學術人連得上線，學術人能生產積極

的話語，這裡面就可以形成另外一些互相合作的機會；同時，學術人也有

很重要的學習工作。我很不幸因為沒有被生成女工，雖然我做過幫傭的工

作，對於勞動、剝削有一些認知，可是我畢竟不是在工廠、在群體工作下

的勞動者，所以有時候沒有辦法真正知道勞動現場的問題。我不是性工作

者，有時候沒有辦法知道性工作面對的困境，但是透過我的研究、透過我

去現場蹲點，跟她們學、看她們工作、了解她們說話，透過我掏心挖肺地

去跟她們互動，她們願意告訴我一些實際的狀況，然後我做一個非常紀實

的、歷史社會文化的分析，希望在這裡有一些另類的知識生產出來，這是

我覺得在學術裡面可以做到的一些工作，我就這麼做了。 
丁乃非：我是研究文學的，跟一些朋友一起做了一本書，就是《罔兩問景》，我

們其實就是在做女同志的 70 年代跟 90 年代的小說研究。我覺得我們在做

這個研究的過程裡也在企圖重新閱讀70年代跟90年代這些小說裡頭女同

志的書寫，這些書寫裡記錄了一種歷史的掙扎或者歷史的衝突，譬如說邱

妙津的小說裡頭是有跨性的一些痕跡或者慾望，可是在那個時候的女同志



或者女性主義女同志的思維之下，跨性的女同志其實是很難自我表達的。

這就是我們幾個一起寫的那本書企圖在挖掘那個難以表達，到後來可能甚

至於難以閱讀的那些女同志的複雜表達。這些複雜的表達有時候在一個過

程裡頭會被簡化，慾望會被簡化、過程會被簡化，很多東西都會有一點不

是那麼看得見了。 
甯應斌：今天基本上大概有男同志團體或者女同志團體在這裡吧，可能偏重的項

目不一樣，也許有的比較關心愛滋等等。但是我相信在你們心靈深處都非

常清楚知道，一個同志運動不可能說只有我們男同志成功然後女同志運動

完全沒有發展，而我們男同志還能繼續發展，最後我們男同志都得到解

放。這不可能！如果男同志真的有一天能夠得到很多權利，那不可能女同

志沒有什麼權利，除非你是在一個非常排斥女性的社會，但是這也幾乎不

太可能。一個社會不太可能一直只有一種運動，除非就像大家剛才一直講

的是一個非常排斥的運動，它把其他所有人都排除掉了以後，變成一個非

常陽光非常乾淨的少數樣板，不過即使這樣它也不能算是成功了。沒有

錯，同性戀運動跨越了一些界線，可是它可能把同性戀、異性戀這個界線

也同時又鞏固了，好在跨性別也會再模糊這些界線的。比如說，我可能是

生理男性，我變性成女人，然後愛上了一個跟我同樣從生理男性變成女人

的人，那我們倆之間是什麼？懂我的意思吧？所以這種跨越事實上是很重

要的，它可以打開很多社會空間。從同性戀運動來講，性別跟性這兩個領

域是一定跑不掉的，發生了很多事情都會跟同性戀運動是相關的。一個社

會比較容忍色情、容忍賣淫，這樣的社會它對同志也會是寬容的；反過來

講，社會對同志寬容，通常也會比較對色情或賣淫寬容。所以這些運動其

實彼此都會有關係，有一些社會學的研究也顯示，很多運動彼此的構成分

子有時候也有一些流動的現象，而且有的時候一個運動會影響到另外一個

運動，替另外一個運動打開空間和條件，然後再反過來打開自己的空間和

條件，這都非常有可能。 
王蘋：我就在運動裡長大，我參與了不同型態的運動，我一直以為除了自我改造，

還有一個我個人的想法。當我感受到社會有問題，我想跟大家結盟在一起

去做社會的改造，那當然得要先自我儲備自己，展現我的實力。實力有很

多種展現的方法，不同的社會，展現實力的方法真的不一樣。台灣解嚴之

後我們或許可以去遊行示威了，但是我也不覺得遊行示威是唯一的方式，

譬如說台灣現在每一年有個同志大遊行，說真的，你問我同志遊行跟運動

有沒有關係，我都還會問自己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的遊行現在已經跟西方

很類似了，我們有一點商業化了，我們得到了商業的贊助。然後去參加遊

行這個活動，比起你平常在教室裡老師叫你明天隨堂測驗介紹同性戀，去

遊行比較不緊張耶！在課堂上要對著學生老師說同性戀研究反而比較緊

張，可見得還要更儲備自我。所以我覺得，形式本身是不是等於運動？我

不這麼想。可是要不要做社會改造，那是我們共同要面對的，不管是小組



織或大組織。 
觀眾 7：我們先要做自己能做的，那些做不到的東西我不去管。然後還有一些理

論化的東西，我沒有那麼高深的邏輯去思考，我不管。我能做好、我能做

的是什麼東西，包括我們大家能做的是什麼東西，當然很多人做了很多、

很積極的工作，為了爭取我們的權利，包括這位先生說，我們要去爭取立

法的權利，這我從心底裡是非常非常感激的。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我自

己也想做一些工作，但我特別支持這位女孩的說法，就是我們要先把自己

能做好的、積極的這一面做出來。我想這也是另外一種方式的運動，把這

些東西做好，把我們好的一面展現出來，不是說展現好的一面，而是讓它

自然而然的，讓大家知道我們就是這樣的，我們很多人都在很好很努力的

生活。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目的。有點激動，不好意思。〈眾笑〉 
觀眾 8：我可以理解那個女孩說的，我可以理解你們的想法，你們說首先要把兩

方面展現出來，這是一個汲取吧！但是究竟什麼是自然而然地首先展現出

來的？那不一定是你們認為的什麼陽光的一面啊！今晚來了很多中華女

子學院的，其實在大陸的情況就是，現在很多人，什麼陽光、什麼正面的，

所謂自以為很正常的人，他們出來讓拍了嗎？沒有啊，是吧？首先展現出

來的那些跨性別不忌諱鏡頭，其實他們展現出來的就是自然而然啊！如果

再有人跟我講跨性別壞話了，我就跟他生氣了。當然很多人希望同志團體

展現陽光一面之類的，可以去展現嘛，可是現在，既然展現出來壞的一面

了，「我們就這樣子，怎麼了是吧？」那如果你說什麼華威的那些，華威

八成的 T 都是染黃毛、抽菸的，那她們本來就染黃毛抽菸啊。他們跟你

家中的女性是除了性向沒有差別嗎？那她們也染黃毛抽菸哪，是吧？ 
何春蕤：今天我們在講同志，有一些同志他表面上是不太清楚看得出來是同志，

可是跨性別同志就是藏都藏不住，他的樣子就這麼不男不女，他的樣子就

這麼怪怪的，可是這就是他自己，這就是他。你不是要大家自自然然的展

現自我嗎？這就是他的自我，可是每個人還是看他不順眼，來，我們等下

請趙剛說說跨性別的處境，趙剛是在昆明做跨性別團體。你說跨性別面臨

到什麼困難問題？台灣的跨性別面臨到什麼問題我很清楚，他把身分證亮

出來，警察就懷疑他的存在，因為他的身分證寫男性，他穿了一身女裝；

或者他依稀看起來是個男的，身分證上卻是個女的，警察就說你違反善良

風俗，抓起來。他在學校讀書，他說「我就是不能穿裙子，我實在痛恨穿

裙子」，那就會被教官、被老師叫去訓話，非得照著學校的方式穿不可。

你去找工作，沒工作，公司不雇用你這個性別存疑的人。這種人你說，「哎，

展現光明面、展現陽光面貌」，可是你社會沒有給人一個機會讓他能夠養

得出一些陽光的力量來，你叫他展現什麼？這個就是運動在對抗的，運動

在對抗的就是這種結構性的使人們沒有辦法做自己、使人們沒有辦法把他

自己所有的潛力發揮出來的社會。今天不是在談什麼我要表現陽光、表現

什麼，因為有些人就是沒選擇，這個社會的結構使得他沒選擇；當他沒有



選擇的時候，你跟他講要表現好的，這個話沒意義，因為這個話說的是你

個人有多少實力，而你們那些想要展現陽光的，你們是有實力的啊！可是

有些人想掏都掏不出來，因為他原先就被剝光了，這個被剝光的事實就是

社會壓迫，這個社會壓迫就是運動要處理的，我們就是要去改變一個社會

最基本的區分方式，它要改變一個社會規範廁所一定要是男的、女的兩邊

分開的方式。趙剛，要不要來講講，你們跨性別運動團體感受到的最劇烈

的、最尖銳的壓迫在哪些方面？說說。 
趙剛：跨性別人權首先面對的一個就是不僅是不被這個主流社會認同，同時也可

能面臨著在座各位都可能表現的不認同。如果我做一個小小的民意調查，

可能還是會發現百分之八九十在座的男同或女同不太認同跨性別。有的朋

友會表達，「如果他們化妝畫得好一點，如果他們展現特別女人或者特別

男人這樣，如果展現的是另外一個性別特別符合大家的審美需求，那他們

可以去變裝、他們可以去變性。但是如果他們本身就長得不是很好看，那

他們就乾脆就不要這樣做了。」但是我希望跟大家解釋，特別是對於有變

性慾望的這部分朋友來說，就像你們的性取向已經由不得你們自己來選

擇，他的那個性別身分的暴露也是被動的。做為男同或女同，在座的有的

人確實很陽剛或者很陰柔，然後你們的性傾向的隱私、身分不一定會暴露

給其他人、同伴；但是呢，對跨性別人，特別是對於有變性慾望的這部分

朋友來說，那個社會已經是由不得他們自己了。 
觀眾 9：我就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回答是還不是。爭取同性戀權利，那好的模

範青年他是同性戀，我們為他們爭取權利，那那些不好的、壞的同性戀，

那他們是不是也有權利，我們這個同性戀運動是為誰爭取權利？ 
甯應斌：在同性戀的群體裡面製造出一個特權的菁英階級，它壓迫著所有其它下

面底層的暗不見光的這一群人。不但如此，我告訴你，你們也永遠得不到

自由，你永遠需要說「我是一個好好的同性戀、我不隨便去換性伴侶」等

等，你不會得到自由的。這絕對不是一個運動的解放之道，因為革命不是

請客吃飯。 
何春蕤：希望今天晚上這些討論能夠繼續地發酵，能夠繼續看到一些發展，也看

到大家能夠慢慢地跟其他團體聯繫起來。我們每次來，好像跟同志或者女

性主義團體見面的時候都只有看到這些團體，比較沒有看到其他的團體，

這次我覺得還蠻高興的，至少我看到了跨性別團體出來，我們也希望能有

其他的團體慢慢地出來。我覺得今天晚上還蠻好的，因為大家很踴躍發

言，也給我們很多機會看到我們可能有一些不同樣的觀察，有一些我們曾

經走過的路我們可以跟各位交流，那你們所處的某一些狀態你們可以跟我

們交流。我們在這邊要特別謝謝今天同志交流中心給我們這個機會，我們

無以回報，除了說我們來這邊跟大家吐吐口水、講講話之類的，我們有一

整疊書送給交流中心。 
 



訪問：今天你看完這樣一個特別激烈的討論會，你有什麼看法？ 
觀眾 10：我從中得到很多啟發，比如說我今天得到最重要的啟發就是，同志運

動一定不能拘泥於形式，你一定要看你的效果是什麼、你要達到目的是什

麼，形式是其次的東西。 
觀眾 11：我覺得大家兩岸交流了很多問題，然後很多話題都值得我們探討，我

們發現這個活動很有意思，然後我就更堅決地支持跨性別了。 
觀眾 12：我覺得很好玩哪，見到各種各樣的人還有各種各樣的觀點，我覺得這

樣的活動多舉辦一些比較好玩，而且你能找到很多新的思路去看待同性戀

社區和同性戀亞文化。 
觀眾 13：譬如說像何春蕤說「性權就是人權」，我今天猛地反省了一下，我說我

同意這句話，說得很好。然後就是要看他們的書，其實我 90 年代就擁有

他們的書；然後 2005 年我們在舊金山就遇到他們幾個，都很棒，他們幾

個都是非常棒的理論家和行動者，然後我真的覺得好多東西我要向他們學

習。 
觀眾 14：說實話，我覺得這麼著的話反而跟異性戀會差得更多一點，其實我覺

得如果我們真得是很正常地走在大街上的話，不用說一個群體非要這種聚

會，其實跟正常人在一起，那種大家一起玩也挺好的。 
觀眾 15（Sean Dickson)：我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這個夏天我在成都愛白青年

同志活動中心做志願者，這幫助我了解更多中國同志都關心甚麼議題，特

別對那些願意表達自己的同志人士，中國人可以更開放地表達什麼對他們

是重要的。 
訪問：你今天看完一個這麼激烈的討論會，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觀眾 16：我就第一次參加這種，覺得真的是進步很多，雖然說剛才一直說不能

說「解放」兩個字，但是我覺得我心裡頭得到很多解放，現在我更加堅定，

就是說把我的想法、還有我對同性戀群體我的認知，告訴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讓更多人了解，我覺得我更有信心了。 
 


